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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这瓷盘看了半天，开口
道：“这个，应该是元代的青花双鱼莲
花纹瓷盘吧？”

药老爷子眉头一挑：“你可看仔
细了。”

“我看仔细了，确实是元青花。
烤羊乃草原风物，必是有元一代；羊
腿皮色烤成暗橘，暗示的是胎体足部
呈出火石红的特点，此系元瓷特色。
两个条件交叠，自然明白。”

这时我看到药不然在药老爷子
身后摆了摆手，灵机一动，随即又说：

“可惜，这个不是真的，是高仿品。”
“何以见得？”
“若是真品，底部胎足处的火

石红该在胎、釉分界处分布，晶莹闪
亮，渗入胎中。而这个盘子，明显是
后人在盘底抹的铁粉上烧制而成，
颜色虚浮。”

“这就是你说的理由？”
“还有个理由。”我严肃地说，“这

元青花双鱼莲花纹瓷盘的真品，是在
湖南博物馆藏着，一
级文物，我以前去长
沙见过。”

药老爷子哈哈
大 笑 ，冲 我 做 了 一
个 手 势 ：“ 好 小 子 ，
唬 不 住 你 ，坐 吧 坐
吧。”药不然冲我挤
了 挤 眼 睛 ，两 个 人
心照不宣。

我作弊成功，松
了一口气，走过去刚
要落座，忽然沈云琛
一声脆喝：“慢着。”
我一下子又欠起屁
股：“您……有什么吩咐？”沈云琛瞪
了一眼药老爷子：“刚才是他们玄字
门自作主张，我们青字门却还没出题
目呢。”

我想起药不然的话，这青字门
主业是木器，心想反正都赶到一起
来 了 ，索 性 横 下 一 条 心 ，一 咬 牙 ：

“您说！”
沈云琛道：“药家既然不为难你，

我也不欺负晚辈。你来看看，你屁股
底下那张椅子，是真是假。”

我这才注意到，这把木椅的造型
与寻常不同。酸枝红木的质地，手摸
起来包浆溜光儿滑腻，椅裙前有十二
枚吊珠，椅背三朵花雕祥云拱着一面
石板。夏天人坐上去，后背紧贴石
靠，异常清凉。

但我也就知道这些。瓷器我还
能忽悠点，木器我可真是一点不通。

我一边装模作样地摸着椅背
争取时间，一边在心里盘算该怎么
办。判断真假容易，就算我不懂，也
有五成的概率猜中，就怕那沈云琛
老奶奶问我为什么，总不能说是瞎
蒙的吧……

鉴古这行当，有一个心照不宣的

技巧。有时候在古董常识上瞧不出
什么端倪，就靠逻辑推理。逻辑上如
果说不通，那这玩意儿多半是假的。
方震说玩古董的与搞刑侦差不多，是
有道理的。

我不懂木器，眼下就只能靠观察
和逻辑判断，看能不能从椅子上找出
不符合常理的矛盾之处了。

我的手从椅子腿摸到了扶手，又
从扶手摸到了椅背上的石靠。

木器我不熟，不过金石可是我的
老本行。

这面石靠被镶成了椭圆镜形，我
用指头叩了叩，质地很硬，而且是实
心的。按道理，这种椅子是夏天才用
的，所以石质应以绵软阴冷为主，表
皮光滑，背贴上去很舒服。可是这块
石靠的表皮皴起粗粝，有一道一道的
斜走石纹，凹凸不平。

毫无疑问，做工这么粗糙，应该
是假的。

我满怀信心地抬起头，却看到沈
云琛的眼神颇有些意
味，心里陡然一惊。

鸿门宴上的木
器鉴定挑战（下）

假的？我看不
见得。我连忙又去翻
看。我的手指再次划
过酸枝木的弯曲扶
手，忽然感觉到上头
似乎刻着什么字。我
再仔细一看，原来这
扶手上有六道长短一
样的线段，从上到下
依次排列下来。

我再去看另外
一 侧 扶 手 ， 上 面 写 着 两 个 汉 字 ：
九三。

一道灵光从我脑海里闪过。
六道杠和九三，那么这东西，

只有一种可能。
《周易》里的乾卦，卦象是双乾

层叠，六爻俱为阳，画出来就是六
道线段。而九三，显然指的是乾卦
的爻题。九为阳爻，三为位置。作
为混古董圈子的人，《周易》是必
备的基础常识。我记得这一爻的爻
辞 是 “ 君 子 终 日 乾 乾 ， 夕 惕 若 ，
厉，无咎”。意思是说君子应该白天
努力，晚上戒惧反省。

我豁然开朗，直起腰来，对沈云
琛道：“这椅子是清末的老酸枝挂珠
石靠椅，肯定是真的。”

沈云琛似笑非笑：“你凭什么说
得这么肯定？”

“因为这把椅子不是用来坐的，
这是一把诫子椅。”

沈云琛微微点头，伸出右手把额
前白发撩起，表情不似刚才那般冰
冷。看来我的答案说对了。

“请坐吧。”老奶奶慈祥
地说。 15

晓 华 顾 不 得 回 答 ， 只 是 问 ：
“我妈怎么样了？”

浦诚忠把医生的话复述了一
遍，只是刻意忽略掉那句“就医有
点晚”的话。

晓华听说妈妈没有生命危险，
一路上一直吊在嗓子眼里的心终于
回到了原处，人一下子放松下来，
只觉脑子一阵晕眩，身形晃了晃，
跟在后面的警察眼疾手快扶住她，
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

浦诚忠看着晓华惨白的脸，到
饮水机接了一杯水递给她。

她想起了什么，睁开眼睛，挺
直了身子，看向浦诚忠问道：“我
妈说她先给你打了电话，让你送她
到医院，你怎么没回来？你当时人
在哪里？”

浦诚忠没有正视晓华，眼睛盯
在电视上避重就轻地说：“我接到
电话就往回赶，在家门口遇到了救
护车，是你叫的救
护车？”

晓华的眼睛要
冒出火来：“是我
叫的，如果我不叫
救护车，如果我妈
不 是 给 我 打 了 电
话，她昏死在家里
都没有人管！你当
时到底在哪里？”

浦诚忠用手搓
搓脸，满身满脸的
疲惫与倦怠，打断
她：“晓华，现在
不是我们争吵的时
候，你妈还在手术台上，等她出来
了再说吧。”

就在这时，医生走了进来，告
诉他们手术已经结束，病人现在被送
到了观察室，他们可以进去探望了。

秋棠早晨睁开眼，看到女儿晓
华蜷缩在旁边的沙发床上，思绪渐
渐清晰起来，昨天发生的事像倒带
一样一幕幕地过了一遍，摸摸肚子
上缠的绷带，心里明白自己一定是
动过手术了。

护士进来了，给她做检查，看
她眼光一直落在熟睡的女儿身上，
就和她闲聊说: “你丈夫和女儿都很
爱你，昨晚他们两人陪在这里都担
心得不得了。”

晓华醒来看到秋棠已经神志清
醒，高兴地一蹦而起：“妈，你感觉
好点了吗？你知不知道你昨天简直吓
死人了？”她转身进了卫生间拧来毛
巾，帮秋棠擦擦脸，又擦了擦手。

一个上午在医生护士的各种检
查中度过。

中午浦诚忠出现在病房里。
晓华见到他立即收起了笑容，

退到窗边，冷眼看着他询问秋棠的
感觉，貌似问寒问暖的样子，毫不
掩饰自己满脸的嘲讽之意。

浦诚忠离开了病房，秋棠转头
对晓华说：“你别对你爸那个样子。”

晓华“哼”的一声算作回答。
秋棠斜倚在病床上望向窗外，慢

慢说道：“晓华，这次病好出院后，
我就离开这里，和你到波士顿去。”

晓华又惊又喜，一个箭步冲到
床前，拉住秋棠的手：“妈，你是
决定和他离婚吗？”

秋棠点头。
“太好了！你怎么突然想通了？”
秋棠望着窗外，像是对晓华又

像是对自己说:“出了这个事后，我
常常反省，自从到了美国之后，我
们俩为了拿学位找工作都忙得不可
开交，你上学后，我又把心思都放
在培养教育你身上，和你爸爸之间
的交流明显少了。在国内时我们俩
经常可以聊天聊到半夜都不睡觉。
可后来他在这里的实验室忙什么我
根本都不清楚，这些年虽然在生活

上 我 没 有 疏 忽 他 ，
但是在精神上的确
疏忽了他。”

晓华忍不住插
嘴：“那也构不成
他背叛的理由。”

“ 是 ， 但 是 你
爸那么做肯定有他
的理由吧。我在他
眼 里 变 得 无 足 轻
重，他的心已不在
我身上了，而我的
还 依 旧 在 他 身 上 ，
所 以 我 不 肯 离 开
他，直到这次昏倒

之前，我都觉得只要他还肯回家，
别的我都可以忍。”

秋棠长长地叹了口气。
“但昏死过去之前的那一瞬间，

我突然非常非常后悔，没有什么比
自己的命更重要！我太傻了。”

秋棠累了，闭上眼睛休息了一
会儿，然后对晓华说:“我主意已
定，情绪不会再波动了，心病没有
了身病好起来很快。等出院以后我
就和你爸谈。你明天一早就回学校
吧，叫你爸送你到你停车的地方。”

晚上等浦诚忠来的时候，秋棠
就和他讲了这事儿，浦诚忠二话没
说安排实验室中的一个小伙子第二
天将晓华送了回去。

那天叶霓被浦诚忠推倒在地
后，听着浦诚忠的车子打火离去的
声音，悲怒交加，趴在地上号啕大
哭起来。

此时此刻，叶霓悔恨交加。如
果生活可以重来，她绝对不会再走
这条不归路！

叶霓没想到她和秋棠有了争执
之时，浦诚忠竟然会站在秋棠一
边，这让她心寒不已。

自己在他心里到底算
什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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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汉堂记

俑之奇葩
张健莹

图上的陶俑来自汉朝，两俑翩翩起舞，舞的是
汉代著名的长袖舞。热情奔放，酣畅恣肆。汉代
傅毅的《舞赋》中写舞道：罗衣从风，长袖交横。张
衡的西京赋也写：裙似飞燕，袖如回雪。多像是这
两位舞蹈者的现场速写。他们选定的这一时刻和
舞俑制作者一样，把舞蹈定格了，定格在最美的长
袖交横时刻，这瞬间就变成了永恒。

舞俑没有多么高大，30厘米而已。这姿态确
实为我少见，得到她们时，已经有所破损，仍然如
获至宝，待小心粘补后，端详良久，爱不释手。舞
蹈界的老友来，忙不迭地拿出分享，被告知是汉代
长袖舞中的对舞，对舞有男子对舞 ，亦有女子对
舞，像这二位一样。

把这两个女子怎么摆放，好像她们之间都有
交流，怎么摆放都生动都好看。

接下来如何存放？摆在古玩架上生怕架子不
稳，又怕哪日大风吹倒跌坏，万一跌坏了修补就难
上加难了。后来终于自制了一个锦盒，用泡沫软
软的铺垫一层，让她们舒舒服服躺下，养精蓄锐，
时不时地还有小型演出呢。

一日做梦，大风掀了屋顶，陶俑皆被埋没，醒
来惊魂未定，立刻去看陶俑，个个俱在，完好无损，
再看锦盒中舞者还在休息。忽有失而复得的欣
喜。

如此优美怎能密不示众？一日，把她们从锦
盒中请出，打去尘土，算是化妆，为她们专门做了
一个台子，配上灯光，请她们登场，现场留影，这样
就有机会与人共赏了。

散文

天国里的哥哥和妹妹
郝 霖

父母亲在世时，曾多次给我
讲过 1942 大灾荒年的悲惨情景，
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即
便 如 此 ，当 我 看 了 电 影《一 九
四二》，仍然为那赤地千里、饿殍
遍野、惨绝人寰的场景而震撼。
从不肯轻易流泪的我，也和大家
一起泪流满面，感觉有一种撕心
裂肺般地疼痛。

1942 年至 1943 年，由于日寇
发动侵华战争、旱魔肆虐和国民
政府腐败无能，至使数灾并重，
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
原地区是重灾区，仅河南省就死
亡了 300 多万人。尤其是黄河以
北地区，几乎一年都没降过雨。
土地干得冒烟，裂开的缝隙能掉
进小孩儿。平原和山坡上的庄稼
一片枯黄，叶子在热风中瑟瑟作
响。旱魔和饥饿笼罩着千村万
户。在林县这个贫瘠的山区，丰
年时打的粮食还不够吃，过的是

“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这年又
赶上夏秋两季颗粒未收，家家户
户揭不开锅。起初是挖野菜，因
为天旱，能吃的野菜很快吃光
了。后来是吃树皮。不是什么树
的皮都可以吃，能吃的唯有榆树
等几种树。村民把榆树皮撕下来
晒干，放在碾子上碾成粉，用细
箩筛净，然后搭配少量红薯粉揉
成面团，放在一种特制的工具里
轧成面条（当地群众称之为“饸
饹”），放在开水锅里煮食。据老
乡们讲，因为没什么怪味，吃后
肚子也不难受，所以尚可充饥。
再后来树皮也吃光了，就吃“观
音土”。那是一种白色的土，无
味，更没营养。饿得实在受不
了，抓一把“观音土”吃到肚里，
可以抚慰一下饥肠。但是吃多
了，解不下大便，因为吃多了被
胀死的人也不在少数。林县只有
个别地方有这种土。多数地区的

老百姓连“观音土”也吃不到，已
经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
地。

这时，村里年长者站出来了，
告诫大家外出逃命吧，不要在家
等死了。他指着西边巍然屹立的
群山说，翻过那座大山就是山西
省，逢到灾荒年头，祖祖辈辈只
有一条路，到山西逃荒去吧。原
来，与林县相邻的山西省长子县
人烟稀少，山地多。逃到那里向
地主承诺交租，就可以在山沟里
开荒种地。地主还会借给你几斗
粮食，但以后你要加倍还粮。村
里人，主要是每家爷儿们做出了
痛苦的选择：外出逃荒。于是家
家户户慌忙收拾行李，立即起
程。整个村庄处于躁动和不安
中。那时，我家有奶奶、爹娘、两
个哥哥，还没有我。爹准备了一
副挑担、两个箩筐，两个哥哥各
坐在一个箩筐里，娘背了一个大
包袱，全家就上路了。

这年七月，天气炎热，又要翻
山越岭，加上每个人都早已饿得
浑身无力，一天只能走三十多里
路。走到第八天，突然两个哥哥
哇哇怪叫。那时他们一个四岁，
一个两岁，哭着喊肚子疼，然后
就是不停地解大便，开始是稀
水，而后是脓血。爹娘无计可
施，经过村庄时，向老乡讨一口
米汤。开始哥哥还喝两口，后来
一喝就吐，直喊肚子疼。就这样
坚持了七八天，还没走到山西
省，两个哥哥就相继死在路上。
爹娘痛哭了一场，在路边挖了一
个坑，埋葬了两个哥哥。全家人
坚持走到长子县，租了地主几亩
地，开始了逃荒生涯。经过几年
辛勤劳作，有了点积蓄，奶奶思
念故乡，动员爹娘一起返回了老
家。

回到家乡后，生活安定了，爹

娘又有了我。“八十亩地一棵高
粱”，我的出生使奶奶、爹娘欣喜
若狂，我成了全家的宝贝疙瘩。
大人们吃糠咽菜，让我喝小米
汤。还怕我有个闪失，奶奶决定
让我认村对面的雾山庙里的老母
为干娘，让雾山老母保佑我一生
平安。大约在 1948 年上半年，娘
又生了妹妹，起名“桃花”。当时
我才三岁，不记事，尽管以后我
多次苦思冥想，也想不起妹妹长
得啥样。后来听老人们说，妹妹
一生下来就白白胖胖，两眼滴溜
溜地转。用现在的话讲是个美人
胚子，可惜“红颜薄命”，妹妹一
岁多时就患急病死去。至今我还
记得，那天正和小伙伴们玩得高
兴，猛然听到邻居二大娘喊：“孩
儿，还不回去，你妹妹死了。”我
不懂什么叫死，但知道不是好
事，慌忙往家里跑。一进门就听
见娘的哭声，又看到邻居王婶用
一个小被子包着个东西匆匆往后
山走去。

妹妹死了。两年后，我和娘
随爹进城生活，离开了老家。长
大后有了一些疾病知识，有一次
问娘妹妹得的什么病。娘说妹妹
得了“白喉”，是一种极可怕的传
染病。山里人不懂这个病，更没
有药物可治。娘眼睁睁地看着妹
妹死在她的怀抱里。

可怜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到“天国”后，爹娘一直非常难
过，每每说起这一段伤心的往
事，都会泪流满面。两位老人分
别在二三十年前去“天国”寻找
哥哥和妹妹，他们早已在“天国”
里团聚了。这些年来，我时常感
到，在夜空冥冥中有几双眼睛在
关注着我，护佑着我，我知道那
是爹娘、哥哥和妹妹关切的目
光。天上人间，阴阳相隔，但我
们一家人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

新书架

《大崩溃》
何雯

1944 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一年，
日军发动了“一号计划”，意图打通大陆交通
线，直逼重庆，兵锋所到之处，遍地狼烟。

国军将领死守每一处被日军袭击的城
池，河南农民佟满堂、史铁柱兄弟，被国军拉
了壮丁，两人毫无家国观念，时时刻刻想逃
走，甚至一度给日军做了向导，但随着战事推
进、沦为战俘、家乡沦陷，两兄弟被裹挟进滚
滚战争洪流，再也无法脱身，也因对日军的痛
恨而拼死抗敌，数次死里逃生，成为两名成熟
的老兵。

国军少将蔡继刚与飞行员蔡继恒兄弟，
始终战斗在抗战的第一线，身为督战官的蔡
继刚，经历了自抗战爆发以来大大小小多次
战役，他冷眼旁观国军从上到下的诸多将领，
深刻理解了国军之所以败退的原因，同时一
身本事却被埋没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政治
纠葛中，其弟蔡继恒，王牌飞行员，在中美日
空战中立下赫赫战功。

日军进攻衡阳城，国民党第10军驻守在
此，大战爆发，持续40余天，为抗战以来最为
惨烈的攻防战，身为士兵的佟满堂兄弟、督战
官蔡继刚、飞行员蔡继恒的命运，因这场战事
而被捆绑在一起……

作者都梁，上世纪 50 年代生人，因出版
《亮剑》《血色浪漫》《狼烟北平》和《荣宝斋》而
享誉文坛。

随笔

城市的冬
魏峰

准确地说，城市并没有冬，有的只是不同于
其他季节的温度变化。

城市的冬是单调的。
单调的唯剩下一如病夫一样苍白的天，没了

气力。如果用人来比喻四季的话：春如少女，浪
漫多情；夏如少妇，热烈妩媚；秋如小伙，爽朗多
姿……而冬呢？尤其是城市的冬，多么希望它如
壮汉一般，凛冽强悍。

说到底，冬，就应该是一位真正的男人！卷
地而起的风，是它硬朗的性格，凛冽透骨；撼天而
生的寒，是它坚实的肌肉，强悍有力。

只可惜，城市的冬，端端成了一位奶油小生，
没有了刀切一样硬朗的脸，更没有磐石一样坚实
的胸，让那些多少有些性格的姑娘是怎样的失望
——那个铁骨铮铮、有血有肉的男人哪里去了？
那个肩挑道义、敢爱敢恨的男人又在何处？

城市的冬，有时常常让人感到只有零下的温
度，而没有剧烈的力度。比如现在，站在北方城
市宽阔的大街上，想看到的是法国梧桐树那巨大
而具有张力的勇敢地伸向天空的手臂，因为缺了
一场凛冽强悍的风与寒，实际上能看到的是一棵
棵不乏高大的行道树还沉醉在乍黄还绿的温柔
乡里，分不清身处何季。

城市的冬是无味的。
无味的使人再无法目睹到如歌一样衰草霜

天的纯洁与自由。鳞片一般星光一样的霜，更像
一首无韵无律的诗写满了乡村的田野，让人想起
的不是落霜的无情，而是一场浪漫舞会的序曲。
因为人们都知道，大幕开启之后，真正的演出就
在后头——一场漫天的瑞雪开始了——开始了
对春的歌唱

城市没有屋檐，所以城市的冬，没有冰凌和
冰挂。没有冰凌和冰挂的城市的冬，更听不到阳
光下冰凌咔咔的猛然裂动和冰挂嗒嗒的跌落脆
响，那是伴随一场大雪之后余音绕梁的和弦，时
断时续，美妙清心，如禅声，如佛乐。

雪是恋旧的。当城市的屋檐越来越少的时
候，雪似乎再也找寻不到可供栖息的地方，如同
一个流浪在外的孩子，当新年的钟声行将敲响的
时候，却无法觅见洒满灯光的家。

无雪，城市的冬，该是多么寡淡呀。无雪的
城市，该会失去多少情人们的浪漫，该会缺少多
少孩子们的童话呀。

即使遇到一场大雪吧，当孩子们早上背起书
包兴致勃勃地冲出家门的时候，小区大楼之间甬
道上的雪，早被好事者清除一空；马路上的一片
银白，也已让可恶的车辆碾压成污泥浊水——心
中的童话，霎时间变成了现实的世界。

这时，低矮的乡村，屋顶上却睡着一个不醒
的童话。厚厚的大雪依偎着弯弯的榆树、柳树、
桃树……和村头弯弯的小路。而高大的城市，孩
子们无论怎么抬头、仰脸也看不到屋顶上状如小
山、质如蛋糕奶油的积雪。就是偶尔爬上孩子鞋
面上的一层温暖的雪花——算是幸运吧，也许进
教室时还被老师投过来的目光，抖落在门外。

请原谅我，不是我对城市和城市的冬失去了
感情，是城市的冬，让我们只剩下美丽的想象。

还好，对于城市的冬，我们永远都不缺乏、也
不会失去想象，尽管无奈。

郑州地理

水牛张村
朱坤杰

水牛张村是郑州市高新区
的一个历史村庄，位于红松路与
枫香街交会处。村名的由来有
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村名因一头水
牛而得。据说，明洪武初年，张
氏人家从山西洪洞县牵着一头
水牛千里跋涉来此落户，垦荒屯
田、繁衍生息，逐渐形成村庄。
因主人与水牛感情颇深，为纪念
死去的水牛，就将村名叫水牛张
村。另一种说法是，因该村地形
似水牛而得。据传，须水河在很
早以前是水大河宽，河道的西边
有块地势较高的土地，周围尽是
河道支流形成的水乡泽国，由于
这块地的形状如一头大水牛卧
在 水 中 ，当 时 人 们 叫 它“ 水 牛
地”。明洪武年间，山西省洪洞
县张氏一家到此落户，由于张姓
人丁兴旺，时隔多年，便形成村
庄。当时村南边有一道几华里
的黄土岗，有人叫它沟南山。在

沟南山上观看该村庄的坐落位
置，酷似水牛卧在水池之中。人
们就用水牛张作为该村的村名
了。

数百年来，该村虽然有外姓
的迁入，但张姓一直是本地望
族。1945 年 5 月在“豫西事变”
中牺牲的著名烈士张君英（地下
中共党员，时任渑池县副县长）
就 是 该 村 张 氏 后 代 的 杰 出 代
表。民国初期，在村内大街北侧
建有张氏祠堂。“破四旧”时张家
后人好不容易保留了三间正房，
其余建筑均已毁掉。现在正房
的椽子上仍能清晰可见“民国拾
肆年岁次乙丑菊月中浣谷旦建
修”的字样。2009 年 3 月本村村
民在清扫祠堂墙壁时，无意发现
糊在墙里的 9 块刻有张氏家族
族谱的石碑。据村里一位老人
讲，在“破四旧”那个年代，为保
护祠堂里的族谱免遭破坏，就将
这些石碑用泥糊进墙里，后来被

人淡忘了。其中最有价值的是
镶嵌在后墙正中的张氏始祖牌
位，张氏后人称为“龙碑”。这块
龙碑由青石雕刻而成，在周边为
高浮雕刻而成的龙形图案，十分
精美，两侧为八通家谱世系碑。

目前，尽管该祠堂的土坯墙
体有些脱落，但祠堂的主体部分
仍然保存较为完好。 2009 年 6
月被列入郑州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特别是这些石碑碑刻的内
容，对研究郑州地区民国初期祠
堂建筑文化以及张姓家族发展
史，都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和研
究价值。

据查，在全国也有一些以水
牛张作村名的村庄，比如我省的
鹿邑县杨湖口镇、遂平县玉山
乡、中牟县三官庙镇和江苏省徐
州市铜山县房村镇都有水牛张
村。也不知与我市高新区的水
牛张村只是巧合的同名，还是有
其他联系。

夜有香（国画） 李瑛


